


上海夜色下的 36小时

作者：程青
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在俯视万家灯火的旋转餐厅，另一个世界在地

面上。程青敏锐地触摸着两个世界的不同质地：不同的礼俗、不同的生活情
调，在这个时代令人困惑的众声嘈杂中，她辨析出两种呼应而对比的声音。

我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她与这两个世
界的关系在 36 小时内悄然变化，近而远，远而近，于不经意间，小说

的形式与意义浑然一体。
叙述者的语调是正常的，这篇小说正因为语调的正常而显得反常，她

不偏执，不刻薄，对外部世界有观察的热情和通达的态度，同时她又是自省
的，在微妙的嘲讽中完成对自我本质的发现。这个正常而复杂的叙述者体现
着一种古典的、但是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中新颖独特的小说精神。——李敬泽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程青。

作者：程青，江苏人，198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北京
某新闻单位。在《钟山》、《北京文学》等发表过小说。

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
机场时天色正在暗下来。走出机舱时我感觉到迎面吹来的风湿漉漉的，

和我们北京的一点不一样。跑道和停机坪也都是湿的，显而易见刚下过雨，
但天气依然闷热。我想，这就是上海。没来的时候我总想着要来，到达之后，
说老实话，我真想原机返回。不过没那么容易，我坐的不是专机，当然坐专
机来就更不能想走就走了。所有的日程按原计划进行。我混在人流中出了站，
但在出口处却没见到那张理所应当出现的面孔。一时我有点慌乱。其实眼前
发生的这个情况倒应该是情理之中的，我原订的航班是上午的，但在登机时
安检发现我所持的临时身份证过期了十六天，我被拒绝登机。这是以往我在
国内国外都没发生过的。

我凭着一种职业的通行无阻的自信曲里拐弯地找到了他们的主管领
导，但主管领导比他们更义正辞严。

这是我少有的失败中的一次。于是我只能离开机场，打车进城，去我
户口所在的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出所开证明补办一张新的临时身份证。
这一通折腾，我最终在下午临近傍晚时才坐上航班。陆海平没来接我让我很
不高兴，主要是沮丧。改换航班之后我给他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他的同事
(部下)热情地对我说一定转告，但现在却一切落空了。上海我不熟，而且此
时正是暮色四合，车来人往的，让我有一种流落异乡的感觉。我在心里骂陆
海平这个狗东西，还有他老婆雪荔，要不是他俩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向我倾
诉并渴望跟我面谈，我是不会答应出这趟差的。现在我人已经在上海，全是
自己活该。我想给陆海平或雪荔打个电话，但我能找到的每部电话都被某个
人死死地抱祝我没耐心等。我打车去分社招待所。

谢天谢地，我一接触负责登记的老师傅的眼光就知道今天要开始转运
了。我这个人直觉很好，而且非常相信预感，早晨起床时我就预感这次旅行
有些非比寻常，果真一出门就出岔，遇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事。老师傅从老
花镜上面温情地看着我，问：就你一个?我答：我就一个。



他笑眯眯的，说道：再多一个就没床了。
我说：太好了。
他又笑了，很讨好地把脸伸向我，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把你安排在

房间里，你去了要不声不响的，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老师傅的神情很像是带着组织的重托来与我秘密接头的，这就使登记

住店这件平庸无聊的事情有了一点好玩。我第一是听不懂他说的把你安排在
房间里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能把我安排在房间外?第二是我花钱住店为什么
要不声不响的?第叁还要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那么我是真不知道还是
知道而假装不知道?这老师傅是把我当成他一个支部的还是怎么的?但是他已
经在飞快地为我填写旅客登记表，非常专注，没有与我搭话的空闲，我也觉
得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看过我崭新的临时身份证收下押金之后，他摸出
一把拴着小牌牌的钥匙，直递到我手心里，依然是低声细细地关照我说：床
号牌子上标得清清楚楚的，你不要睡错噢!我让他老人家放心。我提着我的
小得不能再小的旅行包进了那套指定的房子。门上画了一只高跟鞋作为女宾
的符号，尽管别出心裁，倒是浅显易懂，不过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女厕所。

门是半开的，所以我手里的钥匙没派上用常招待所的房间不是宾馆饭
店的那种标准间，而是与通常的民居单元楼类似。走廊挺长，里面很暗，我
走得谨小慎微，生怕撞到什么东西，也怕被冷不丁出来的人吓自己一跳。我
顺利地找到了房间门，推开，里面没人，只有一盏小台灯开着。正对着还有
另外一个房间，门也是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里面也只亮着一盏灯，没有
人。在两个房间的灯光辉映下，我看到在厨房与洗澡间之间的门厅里也相对
摆着两张床。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管登记的老师傅说的把我安排在房间里肯
定是没把这两张床中的一张卖给我的意思。

我的钥匙牌上赫然写着：2 号房间 3 床位，我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
了。这间房间有叁张床，我的正对着门。我突然有一点不服气，我又一次跑
到对面的房间，推开一点门，果然，这个房间比我们的大，却只有两张床，
两张床中间还摆着写字台，而且房间还带着一个阳台。我宾至如归地开了房
门走进去，又打开了阳台的门。这套房子立刻变得豁亮起来，外面有一道横
的白亮的光照射进来，还掺杂着一些金红金黄的晚霞。对面的楼房也在这白
昼的回光返照中清晰异常。正对着我们阳台的另一个阳台上有一个赤膊的男
人踱着方步走了出来，我想如果我这会儿正躺在床上，恰巧又没有关门的话，
那么就会全落在这个人的眼里。

我转身进屋，原样关好了这一连串的门。我对房屋的视察就此结束。
我本来是应该洗上澡的，但我从进入这套房子起就听到洗手间里有川

流不息的流水声，那种声音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对进入那个空间却毫无
情绪。能挨一刻算一刻吧，当然最终哪怕我再不愿意我还是会进去的。

我坐下来给雪荔打电话。她不在班上，也不在家里。我给她打了一个
传呼，心想如果她正在路上我就有一会儿好等了。出乎意料的是电话回得很
快，快到手起刀落。雪荔的声音在电话里又急切又快乐，像嚷嚷一样，弄得
我一句也听不清楚。但是她的情绪却很感染我，我开始觉得不应该把这趟旅
行想得很糟，还是会有好玩的事情在后面的。我们约好了见面的地点，当然
是我立即动身，什么时候赶到算什么时候，雪荔就像坚守上甘岭一样原地死
守。

半个小时后我们故友重逢。你肯定能想象像我跟雪荔那样的闺中密友



跨越了时空相见少不了会在公众场合拥抱，而且动静还很大，引得好几个骑
在自行车上的人都忍不住回头看我们。我们满不在乎地高声说话，如入无人
之境。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这几年我在北京及国外已有所改变，而
雪荔依然未改，我当然愿意跟她一起入乡随俗。雪荔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
说：领你去一个好地方。她带我到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排档，这里所有的人嗓
门比我们还大。

我们在四面欢声笑语中开始点菜。这一方面我和雪荔保持了高度的一
致，我们点了醉蟹、炒螺丝、煮毛豆、家乡咸鸡还有红烧龙虾。需要说明一
下的是这里的龙虾不是那些在南半球悠然游泳不慎被捕获乘飞机穿过赤道不
远万里来到我们之间的澳洲龙虾，而是生长在不知名的小水沟里的那种长着
虾模样却穿着一身螃蟹般的铠甲的东西，它们因此也具备了虾和蟹共同的滋
味。我和雪荔的这顿晚餐在想象中应该是鲜美的，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把硕
大的扎啤杯碰在一起的那刻，确实都感觉到了那种少有的心旷神怡。

我们吃了很多，也说了很多。雪荔说：你总算来了，你不知道前面两
叁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只差去死了。现在刚刚差不多平静，用不着你了，
你来得不是时候。

这是雪荔说话的风格，与她为人的风格一模一样，她要死的时候会想
到你，但她不死的时候你就是多余。而且我深知暂且她还不会自己去死，不
到那份儿上。我知道她的问题全是情感问题，也就是说都是些子虚乌有的问
题。这类问题从来是回头是岸的，雪荔当然不会例外。这一次不过实在是闹
得凶了一点，连她的丈夫陆海平也不能泰然处之了。我们都知道陆海平从来
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所以一般他不会为家庭中的小是小非花费过多精力。和
他在单位里一样，他懂得权力下放。可我的好友雪荔偏偏是个滥用权力的人，
在外面玩出花了，于是轮到陆海平吃不消了。这也正是我此行的一个动力。
本来说好由我来扮演心理医生和调解人的角色，就像居委会里的工作人员每
天在做的那样。前者是对雪荔而言，后者是陆海平的期望。现在看来第一重
角色已经被取消了。

我问雪荔：是你悔改了，还是你们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雪荔说：狗屁吧!
我是一意孤行。

我问：一条道走到黑?
雪荔突然有些茫然，略带惆怅地说：也许还走不到黑呢!不是说'醉人

的梦容易醒'吗?我抓住时机劝她：那你就悬崖勒马吧，至少能够保住后半身。
雪荔一笑，说：我已经落水，也无所谓前半身、后半身了。其实落水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甘于沉沦。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切都很清楚。雪荔说：我向陆海平提出离

婚了。
我问：什么时候?
雪荔偏着头想了一想说：大概有两个星期了吧?我马上就笑了。两星期

前我正酝酿情绪找我们主管财务的副社长签字允许我出差乘飞机。顺便交待
一下，我们那里有一条内部规定，出差必须去火车车程叁十六小时以外的地
方才可以乘飞机。当然如果以北京作为基点向外辐射，这样的地方随着火车
提速越来越少，稍不留神就会越过国门。不过有一种人是可以例外的，就是
有正高职称的，而眼下我还相差甚远。

另外我还有一个极个人化的原因是我晕火车，因此我为了成行只有去



麻烦我不怎么愿意去打扰的领导。好在一切顺利。但我也想，这回好在是为
雪荔陆海平这些不相干的人瞎忙，要是有一天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这两个
星期的准备与耽搁是不是会使当时十分迫切的革命工作也同样变得时过境迁
呢?吃完饭雪荔叫我和她一起步行去她家里。

这个家应该是她和陆海平的吧?但我没有这么问。两室一厅，装修得很
到位，情调很好。该用木头的地方都用了木头，该有灯光的地方都有灯光。
雪荔让我坐在一只低矮的沙发里，隔着一张低矮的条桌，我们面对面喝茶。
这套房子我还是第一次来，比原来的已经不知好出多少倍。上一次我来上海，
他们还住在一间狭长得没有章法的房子里，我一直怀疑那间房子恐怕是生产
轨道或者钢索的车间。我坐在舒适柔软的沙发里，突然就有一点替他们怀旧，
觉得他们在那样的艰难里都是嘻嘻哈哈地过来的，这会儿说散就散，不是多
少有点可惜?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坐的大概就是陆海平平常的位置。在我
这个角度看雪荔再清楚不过，除了后脑勺正面侧面都尽收眼底。关键是雪荔
正面侧面都很优美，无懈可击，这在漂亮女孩子中也是不多见的。更加关键
的是雪荔的美丽是妩媚的，是变化多端的，在不同的眼睛里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好像小说一样，只供阅读，不可解释，不受约束和固定。我不由把自己设
想成陆海平，马上我就悲从中来，黯然神伤。

雪荔说：你的心情我全懂，不过你不必杞人忧天!真他妈的，全倒过来
了，轮到她劝我了。

我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其实男人爱上你或者失去你都是他们活该，
咎由自龋雪荔乐了，露出古人说的齿如编贝那样两排雪白的牙齿。

我推开茶碗说：我决定不管你的事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
雪荔跑去接。她的样子就像移动电话的电视广告，神态也像。这样我

八九不离十就猜到了电话是什么人打来的。雪荔的声音不太高，和刚才不太
一样。

我清楚她不是怕我听见，只要我有兴趣，她是从来都肯向我倾吐衷肠
的。她这样声音低低的，我想是在电话中会有一种温柔和深情的效果，诱惑
力更大。

这个充满诱惑的电话足足打了二十分钟。雪荔当然会想到我可能不耐
烦，在接电话的过程中她已经把话机抱到了我们喝茶的条桌上来，她一边对
着话筒应答，一边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一行字，我伸头去看，可是无
法辨认。她示意我拿笔给她，她在晚报的边缘写道：他这个人就是话多。好
在这时电话断了。

放下电话雪荔的脸颊更加红润，像是刚进行了一次性生活。她没头没
脑地对我说：我这人是无可救药了，我豁出去了!她像电影里的女英雄一样
义无反顾地一甩脑袋。我看出了她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决心。

我说：找死吧你!
说完我笑起来。
雪荔也笑，笑得比我更疯更开怀，完全不是她在电话里的那个温良的

形象。
雪荔嘴里让我坐着，自己跑进洗澡间淋裕我立刻觉察她一定还有别的

活动，我对着洗澡间说：都十一点了，还出去啊?雪荔边脱边说：十一点又
不晚。



当然不晚。对于一个被爱火燃烧着的人每个钟点都可以作为激情生活
的开始，本来钟都是转着走的嘛。

我提出告辞。
雪荔半开了洗澡间门，伴着哗哗的水声让我不慌这一刻，呆会儿一起

走。我只得原地待命。这个空隙我围绕自己设想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也许雪
荔会安排我见见她的新男友。这个猜测有一定依据，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见
过数位雪荔得意的男朋友，包括我的大学系友陆海平；另一是雪荔即使自己
单独外出，她也至少会和我一起散会儿步吧?以往她总是这么做的，似乎是
将此作为不能带我同赴约会的一种安慰。当然我知道这是我俩友情的独到之
处。

浴毕雪荔换上一袭休闲性很强的纯白亚麻连衣裙，不施粉黛，只在粉
红的唇上抹了一道略深一些的粉红色口红。她看上去真是新鲜欲滴。

我们携手出了门，走进温暖湿润的空气。上海的夜感人至深，让你能
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独有的气息。

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时候雪荔无论提议到哪里走走我都会欣然应命
的。但是雪荔没有，她丝毫没有歉意地对我说：你打车先走吧，我们再找时
间见面。

这对我来说有点突然，至少与我刚才的设想不吻合。此时的另外一个
突然是一辆出租车不叫自来，悄不出声地突然就停在了我们身边。与此同时，
另一辆白色的大宇在马路对面缓缓停下。我看到雪荔浑身上下散发出魂不守
舍的精光。我想我这会儿只有认命接受两种可能性之外的第叁种可能性了。

这一晚我最大的失落是不能在雪荔那套整洁、富有情调又一应俱全的
住宅里下榻。到上海后我没有给陆海平打电话，其实我一直是抱着住到雪荔
那儿的幻想的，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套房子原来这么舒适、讲究。那会儿
在雪荔处过夜的吸引是她肯定有一晚上一晚上说不完的话等着我去听。对倾
听我从来是情有独钟，尤其是面对倾诉。雪荔的倾诉一向富有色彩，今天她
实在是有点心不在焉。坐在出租车里我还在想，一个人如果魂被人勾走了，
这个人就应该算不得是原来那个人了。国家和政府也应该要求这样的人尽快
到户籍所在派出所注销户口。

我再回到走廊里没灯、洗手间里水声不息的招待所你想我有多沮丧。
今晚我要和两个丝毫无法预见的人在一起睡觉，围绕我们而睡的也许是这个
人数的两倍。我想大概我们会鼾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我踢门进去，这
次房门还是半开着。都什么点了?我想这套房子兴许从来就没有关门的习惯，
大概一向是敞门入场的。我几乎是摸索着墙壁往里走。我知道在墙的某处有
一个厅里电灯的开关，这是我在进入这套房子不久就侦察好的，这一会却反
反复复地摸不到。我又往里走了几步，在无意间突然就触到了开关，厅里顿
时一片明亮。

我这个开灯的举动没想到惊吓了两个人。我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各用
右手捂着自己的心口。他们是一男一女，两人都脱了鞋，盘坐在同一张床上，
就像两条盘坐着的蛇。我不知道在我开灯前他俩的姿态是否略有不同，但谢
天谢地，至少眼下没有什么不堪入目的情景让我撞上，如果那样我会尴尬的。
我觉得与我开灯吓着他们相比，他们这副样子也多少有点吓着了我，所以我
想我们是扯平了，我就不必向他们说对不起了。于是我对他们说了一句更通
俗的打招呼的话，我说：你们好。



你好!两条蛇迟疑了片刻，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对我说。
我从他们脚边经过，进了自己的房间。
里面的两张床上分别半躺着两个人，我的床空着。看来今晚我们每个

人都没有而且不会睡错。看我进去，她们都坐起来，朝我微笑。这么说她们
都是革命好同志，我也向她们微笑。她们都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出头。
她们一点儿也不客套，一个对我说：洗澡水到十二点就会没有了。另一个说：
你快洗吧!很好，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有朴素自然的美，跟那两个
小姑娘看上去的一样。我遵嘱抓紧这最后有热水的十五分钟。我已经顾不得
把房间外的那个男人耗走。我进入洗澡间，大方地把水声开得哗哗的，不很
在乎这个男女杂处的环境。十五分钟之内我胜利结束。热水还没终止。我想
宁可我快一点，如果让它赶在前头，我就麻烦了，那该多么不尽兴。浴毕，
我头上顶着湿漉漉的毛巾，脸上粘着湿漉漉的头发，堂而皇之地穿厅过室。
我感觉到两条蛇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所以我进入房间之后就反手把门关上
了。

在我收拾一头长发的时候我的两位同屋热情地和我说话。她们一边把
吹风机塞给我，一边索取我方方面面的资讯，比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来干
什么?有多大了?结婚了吗?来过上海吗?她们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会住
在这样的地方?这就奇怪了，这是我们单位的招待所，我还想问问她们怎么
会住在这个地方呢。

于是下面的谈话换了一种方式，我问，她们答。
我很快弄清楚了她们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和出处，并且在和她们的简

单谈话中迅速判定了她们的个性、阅历以及精明程度。这方面我具备职业长
处，换一种说法是有职业玻这两个女孩子是这样的：晓月，二十一岁，来自
江苏；刘佳，二十二岁，来自浙江。她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从事药品推销，学
历都是中专毕业。

我对她们从事的工作发生了点兴趣，我问：你们对推销的药品了解吗?
晓月说：差不多吧。

刘佳说：那可说不上。
我又问：那你们自己吃吗?
晓月说：真病了就吃呗。
刘佳说：我们推销的基本是治癌症的药。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她们两个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她们

都从床上下来了，一个倒水喝，另一个在做什么我没太留意。我注意到晓月
个子矮矮的，长得结结实实，带点婴儿的娇憨肥美；刘佳瘦瘦的，看上去有
一点弱不禁风。这个时候门的一声，一个满头发卷的脑袋伸进来，宽宽的脸
上漾满了肥厚的笑容。笑容中那两片红唇说：你们--还没睡啊?她把门大敞
开，走了进来。我看见厅里的床空了，男蛇走了。

她坐到晓月的床上，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她说：看来我们都是夜猫子，
到晚上就兴奋。

我估计是在她这句话之后露出了一些笑容，她不失时机地问我：你也
是来推销药品的吧?我说：不是。

晓月和我的话音同步，她替我答：是来采访的。
她的眼睛马上一亮，说：是记者啊!又说：怪道管登记的老头不给我换

床。她这么说，但我看不到她有责怪的意思。



我叫红莲。她自我介绍说。这个名字熟
啊，但我一时想不起我在哪还认识另一个红莲。红莲继续说：我们叁

个见过好几次了，和你还是头一回。
我问：都是在这儿吗?
她们点头。
我说：真有意思!
她们说：我们很熟。
然后就是她们叁个聊开了。我在我的床上斜躺着看书。
隐约听见晓月在请教红莲明天该穿什么衣服出门。红莲不厌其烦地指

导，而且还能说出一套一套的理论。我的注意力终于被她们从书中吸引出来。
听见晓月在说：你说他就是不理我，我有多尴尬呀!那个时候我就想，

要是我很有魅力，吸引他跟我说一句话，买或者不买，我都死心了。
红莲指导她说：你个子矮其实穿这套短的不错。你有没有领子再低些

的，再露出些，你的乳房长得挺好看。
我瞥见红莲神情很严肃也很学术，但两个女孩子还是哇地叫了一声，

然后哈哈大笑。
红莲朝我说：笑什么嘛!
晓月又说：也有的时候正相反，话都说清楚了，他还是粘粘乎乎的，

让你小姐小姐的再坐一会儿，有的还会把手伸上来。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该隔岸观火了，我说：你不就是要卖药给他吗?那就

问他买不买吧。
买就再跟他说，不买就别跟他罗嗦了。
晓月转向我：要是他买呢?
我说：那好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生意做完你扭头就走，同样不必

跟他罗嗦。
刘佳这时发言了，她说：不是让他买药，是让他订药。
我一下就傻了，这个时间差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红莲却说：这位姐

姐说得对，我们就是要把东西卖给他，他搭理不搭理，对我们是冷是热，我
们的目的就是一个。所以什么时候都没必要尴尬不尴尬的。

红莲的话很有用，晓月刘佳两个恢复了对我的信服。她们过分的信任，
把我看作权威，让我有一点不好意思。我不得不表现出谦虚，我说：其实我
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与人打交道，而且基本是生人。

我们要他们按照我们希望的做，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出岔也不添
乱，我们只有靠见机行事和随机应变，没有什么现成经验，也没必要墨守成
规。

红莲对她们说：你们年纪小容易学，要不了两叁年比我们还能耐。
我听她的口气怎么像一个老鸨。大家都笑。
我问红莲：你是做什么的?
两个小的抢着答：她也是做推销的。
红莲说：我不推销药，跟她们不一样。
我问：你推销什么?
红莲说：飞机零件，是我爱人家里生产的。
什么什么，她爱人家里还能生产飞机零件?我问：不会民用吧?红莲说：

就是民用的。



天啊，她爱人家里生产的飞机零件居然会被安装在你我乘坐的飞机上，
我听了差一点没突发心脏玻谁知红莲还雪上加霜地来了一句：我们都已经做
了好多年了。

我镇定了自己问红莲：你们的飞机零件都卖给哪里了?红莲骄傲地说：
跟我们订合同的都是大单位，我们信誉好，合同也大，这两天正在谈一个六
十万的。

我的天，她是想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
一直话不多的刘佳开口问她：谈得顺利吗?红莲说：也不是很顺利。你

知道现在谈判比谈恋爱可难多了，签合同比让他跟你登记结婚还难。
她叹口气说：累心啊!
两个女孩又笑起来。
我顺势问红莲：你结婚了吗?我承认我有点居心不良。凭直觉我不相信

刚才与她一起盘在外面床上的男蛇会是她丈夫，那么她在我面前若承认另有
丈夫，我就可以为她这个人作出阶段性结论了。了解了解这些我平常接触不
多的姐妹，对我而言也是挺有兴趣的一件事。

红莲点头，说：你不是还看到我老公了吗?真是这样啊?我当然不能再
顺势要求看看他们的结婚证。我追问：就是他家里生产飞机零件?红莲说：
是啊!我问：他家是什么地方的?红莲说：温州。我孩子也放在我婆家。

孩子在这里好像成了一个有力的佐证。红莲显然是听出了我语气中怀
疑的成分，她开始介绍她与她丈夫相遇的经历。红莲说她是学声乐的，毕业
于河南某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也没有一个称心的工作，在洛阳遇到她现在
的丈夫，她经人介绍受雇于他。红莲说：他对我很好，对我也很信任，他人
也很好。

这叁个很决定了他们从相帮相助发展到相恋相爱又到今天的相亲相
敬，相看两不厌。但正是他们超过平常夫妻的那种热情似火令我对他们的夫
妻身份产生了怀疑。好在我不是公安局法院联防队的，况且今晚他们也没住
在一起。

红莲说起她的丈夫可以看出全身心地沉浸于幸福，飞红的面颊让她看
上去显得更年轻一些。我琢磨红莲的叙述很像是一篇新闻报道，字句简练干
净，关键是该渲染夸张的地方都渲染夸张到了，该隐藏省略的地方也都全隐
藏省略去了。要不是她先说了她是学声乐的，我就可能会猜想她是学新闻出
身。如果红莲说的与男蛇的关系属实，我也难以相信当初他们的关系进展会
像红莲说的这样纯洁高尚和按步就班，相信好多过来人都会赞同我的这个观
点。由此，我也就决定对红莲的话打折扣听听而已。

我们终于要在哈欠声中结束谈话了。这个时候红莲已经拆下了满头的
塑料发卷，而把头发尽可能梳直，编成一条辫子。看来她是改变主意了，想
在明天早上换一种形象出去?在我看来她梳着发辫的模样要比满头发卷或是
满头卷发的样子要好得多。这方面我跟男人一样保守，我觉得她梳根辫子立
刻就多了几分良家妇女的味道。

红莲出我们房间带上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形态很温柔，轻手轻脚的，
这使她很像一位贤妻良母。当然，也许人家本来就是。

到我们一个个在各自的床上躺平，整套屋子悄没声息时，我突然想起
我记忆中的那个红莲来了。那红莲不是当代人物，也从没生活在我们这些真
人之中，她是宋话本中《月明和尚度柳翠》里的那个受人支使到水月寺勾引



长老，破人色戒、坏人修行的歌妓。那红莲可是个厉害角色，巾帼英雄。不
仅长得如花如玉，而且开放敢脱，自己就解了衣服，赤了下截身体，不由长
老禅心不动。两个在禅床上就两相欢洽起来，直闹得连宋话本这类皮厚的书
都不好意思了，只能的以下删去九十九个字。

当然当然，此红莲不是彼红莲。别说两个红莲隔着朝代根本不可能有
什么关系，就是她们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微妙说不清楚的关系，我也不该如此
瞎联系的。

这一夜我的两个同屋最讨我欢心的就是她们不打呼。但是到早上，天
还麻麻亮，或者是因为拉着窗帘的缘故，室内光线还暗，我就被一种反反复
复响起的声音吵醒。朦朦胧胧之际，我听出那是一种巧笑倩兮的声音。睁开
眼，果然晓月床边坐一个男的，正在抚摸她的胳膊。再看刘佳床上，同样也
坐着一个男的，不过这一位好像举止要端庄一点。四个人发出的是一样的声
音，嘻嘻哈哈，幸福无比，而且彼此不受干扰。但他们却干扰了我。但这种
情况下你说我好意思喝令他们出去吗?当然不好意思。我只能装睡忍着。我
本来是指望装一装便就势真睡过去的，睡懒觉方面我很有才能。可是这一回
却失败了。不光是声音，当然还有情绪上的骚扰。我确是拿出了最大的耐心
和最好的涵养，他们却没把我的忍耐当回事。两个男的随着说笑的欢洽，竟
在我们房间里随意走动起来。他们在叁张床之间穿行，为自己的女朋友拿这
拿那，好像在自家的卧房里一样。这使我们房间有了一种蜂环蝶绕的效果。

终于我对这些昆虫忍无可忍，我决定起床。但我马上遇到了技术性问
题，我怎么穿戴整齐呢?总不能当着他们面吧?我坐在床上犹豫了片刻，最后
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把衬裙、丝袜、胸罩这类细软都卷在衬衣里，趁着敌人
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飞快地冲过了开阔地带，进入了私密性强的洗手间。

我马上发现原来连我们的洗手间都不再是一方净土了。洗手间的屋顶
下交叉拉着两条绳子，上面用木夹子整齐地夹着男人的裤衩、背心、袜子等
等。我一看就清楚这准是红莲的活儿。这个地方也完全被男人占领啦。我只
能将就着在男人的裤衩背心袜子下换好了衣服。

当我穿好了衣服心里就悠然多了，经过过厅的时候我看红莲还在蒙头
大睡，她对面的床空着。我心想男蛇怎么不就势睡在这儿呢?正这时，眼前
有东西一晃，我看见男蛇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面前。他朝我悄无声息地一
笑，然后一只手就伸进了红莲盖着的毯子里。我以为红莲会大叫一声的，但
她只是发出一连串舒坦的呻吟声。我他妈的真比宋话本还不好意思，赶紧逃
回房间。

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环境，我是一分钟都不能多逗留了。我背起了我
的采访包外出投入工作。我想我走了他们会更方便些的。他们也都不容易，
都渴望幸福，但缺乏幸福的条件。

关心人民、关注民生也属我们职业赋予的使命中的一条。我早一点走
对我无妨，也算不得作出什么牺牲，不过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而已。

不过这个白天却因为我缺乏睡眠而变得冗长无聊。所有的日程我都一
项一项坚持下来了，该见的人也都见，该访的人也都访了，但我跟他们谈了
什么我一点也记不清楚，有没有闹张冠李戴的笑话我也不得而知。总之这是
得过且过的一天。这样一个白天之后我变得更加安天乐命和随遇而安，用流
行的话说，也就是心态非常放松。有良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天晚上
我要去见陆海平，这也是这天最重要的日程了。见陆海平我是需要准备一点



精神的，因为我感觉他肯定比雪荔难对付。他是那种认真的人，尤其对感情
认真，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对感情认真，注定我要伤精神。

和陆海平见面要比和雪荔见面正式多了。晚上七点钟我准时到达和平
饭店，陆海平已经恭候在门口了。他领我从陈列洋酒的木架和演奏爵士乐的
乐池边穿过，上楼进入餐厅。马上就有侍者迎上前为我们领座并提供服务。

我们坐下来。陆海平脱去浅灰色的西服上衣，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衣。
他的头发也被摩丝很好地定型着，一丝不乱。他身后的窗户外面，是灯光闪
烁的黄浦江，这为陆海平所在的画面增添了一种富有地域和时代特点的纵深
感。他真说得上是神采奕奕，一副事业有成的模样，丝毫也看不出是一位下
岗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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